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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劇
看
多
了
，
就
發
現
演
員
表
情
，
都
有
來

自
他
們
演
藝
學
院
訓
練
出
來
的
一
套
公
式
，
男

主
角
走
路
姿
態
，
當
然
離
不
開
典
型
帥
哥
式
的

瀟
灑
；
女
主
角
驚
奇
反
應
，
必
然
是
首
先
圓
睜

兩
眼
，
呶
一
呶
嘴
；
小
男
生
受
了
委
屈
，
總
是

閉
嘴
先
來
一
下
深
呼
吸
，
然
後
側
側
頭
，
呼
一
口
悶

氣
。十

部
劇
集
，
十
部
劇
情
男
女
主
角
都
由
少
年
時
代

開
始
；
而
且
很
多
都
是
孤
兒
，
有
親
生
父
母
有
養
父

養
母
，
背
景
大
同
小
異
；
同
時
至
少
一
半
劇
集
，
不

是
男
主
角
就
是
女
主
角
都
有
失
憶
毛
病
。

孤
兒
／
失
憶
，
成
為
韓
劇
反
覆
愛
用
的
情
節
，
我

們
就
明
白
到
，
戰
後
韓
國
盛
產
孤
兒
，
那
年
代
很
多

人
的
身
世
都
成
謎
，
此
外
本
國
歷
史
模
糊
，
身
份
認

同
有
欠
明
朗
，
普
遍
不
免
都
有
孤
兒
心
態
；
失
憶
，

就
不
單
止
是
戲
劇
中
的
情
節
，
很
有
可
能
甚
至
大
有

可
能
是
來
自
渴
求
尋
宗
認
祖
情
意
結
。

於
是
，
我
們
就
明
白
到
他
們
為
什
麼
老
是
說
他
們

是
四
大
發
明
國
，
連
漢
字
／
孔
子
／
西
施
都
是
韓
國

人
，
我
們
聽
不
順
耳
，
以
為
他
們
借
申
遺
在
掠
奪
中

國
的
東
西
，
其
實
他
們
不
過
是
患
了
代
代
相
傳
的
歷

史
失
憶
症
，
今
日
才
像
醒
前
夢
囈
，
迷
糊
記
憶
中
，
依
稀
記
起

前
生
點
滴
，
當
他
們
真
正
回
復
記
憶
時
，
就
會
恍
然
大
悟
，
原

來
他
們
的
祖
宗
來
自
中
國
，
這
就
難
怪
為
什
麼
所
有
那
麼
多
中

國
的
東
西
，
都
以
為
是
他
們
所
有
。
﹁
他
們
﹂，
不
正
來
自
﹁
我

們
﹂。本

欄
年
前
曾
經
說
過
，
當
看
到
劇
集
中
他
們
對
漢
字
一
絲
不

苟
的
尊
重
，
實
在
也
教
我
們
慚
愧
，
看
到
我
們
香
港
的
新
一

代
，
不
但
看
不
起
書
法
，
甚
至
寫
幾
個
中
文
字
都
不
像
樣
，
別

說
禮
失
求
諸
野
，
人
家
的
﹁
野
﹂，
已
經
比
我
們
正
宗
了
，
一
但

打
起
﹁
國
際
官
司
﹂︵
假
設
而
已
︶，
很
難
令
人
不
相
信
他
們
才
是

漢
字
的
﹁
生
母
﹂
？

還
有
，
我
們
這
個
禮
儀
之
邦
，
今
日
也
給
韓
國
和
日
本
比
下

去
了
，
人
家
還
保
留
住
尊
師
重
道
的
精
神
，
我
們
呢
？
人
家
汲

取
西
洋
文
化
，
依
然
保
留
自
己
的
民
族
風
格
，
而
他
們
的
民
族

風
格
，
本
來
還
是
源
自
中
國
禮
節
，
說
下
去
就
臉
紅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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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
乾坤

話
說
公
孫
婆
婆
托
辭
清
道
人
出
外
雲
遊
，

不
曾
還
家
，
﹁
神
行
太
保
﹂
戴
宗
碰
了
個
軟

釘
子
，
只
好
使
計
賺
﹁
入
雲
龍
﹂
公
孫
勝
現

身
。戴

宗
出
了
公
孫
家
，
告
之
在
門
外
守
候
的

﹁
黑
旋
風
﹂
李
逵
，
自
己
遭
公
孫
婆
婆
托
辭
推
搪
，

今
由
黑
鐵
牛
入
內
請
公
孫
勝
出
助
，
如
果
對
方
仍

推
搪
，
﹁
你
便
打
將
起
來
，
卻
不
得
傷
犯
他
老

母
。
我
來
喝
住
你
便
罷
。
﹂

李
逵
這
個
煞
星
粗
人
，
生
性
好
熱
鬧
，
今
次
隨

戴
宗
到
薊
州
找
公
孫
勝
，
一
路
上
被
戴
院
長
規
限

只
能
吃
素
，
綁
上
甲
馬
用
﹁
神
行
法
﹂
趕
路
，
路

上
不
能
停
下
來
，
已
經
一
肚
子
氣
，
如
今
有
機
會

發
洩
一
下
，
自
當
樂
以
為
之
。

但
見
李
逵
把
雙
斧
插
在
兩
胯
下
，
入
到
門
裡
，

大
叫
一
聲
﹁

個
出
來
﹂︵
廣
東
話
﹁
搵
個
人
出

﹂︶，
公
孫
婆
婆
應
聲
出
視
，
看
見
李
逵
惡
形
惡
相
，
睜

雙
眼
已
有
八
分
怕
他
，
忙
問
：
﹁
哥
哥
有
甚
話
說
？
﹂

李
逵
報
出
名
號
，
說
是
奉
哥
哥
︵﹁
及
時
雨
﹂
宋
江
︶
之

命
，
來
請
公
孫
勝
，
若
仍
不
肯
出
見
，
便
一
把
火
把
此
處
燒

為
平
地
。

公
孫
婆
婆
辯
稱
此
處
並
非
公
孫
勝
家
，
乃
清
道
人
修
煉
之

處
。
惟
是
李
逵
仍
嚷

：
﹁
你
只
叫
他
出
來
，
我
自
認
得
他

鳥
臉
。
﹂
公
孫
婆
婆
則
道
：
﹁
出
外
雲
遊
未
歸
。
﹂

此
時
，
李
逵
拔
出
大
斧
，
來
勢
洶
洶
，
先
砍
翻
一
堵
牆
。

公
孫
婆
婆
連
忙
上
前
攔
阻
，
李
逵
嚷

：
﹁
你
不
叫
你
兒
子

出
來
，
我
只
殺
了
你
！
﹂
說

，
掄
起
大
斧
作
勢
要
砍
，
嚇

得
公
孫
婆
婆
跌
倒
地
上
。

在
此
千
鈞
一
髮
之
際
，
只
見
公
孫
勝
從
裡
面
跑
出
來
，
叫

道
：
﹁
不
得
無
禮
。
﹂

這
時
候
，
旁
觀
的
戴
宗
看
見
公
孫
勝
現
身
，
才
假
惺
惺
喝

道
：
﹁
鐵
牛
！
如
何
嚇
倒
老
母
！
﹂
並
連
忙
扶
起
公
孫
婆

婆
。李

逵
亦
撇
了
大
斧
，
向
公
孫
勝
拱
手
賠
禮
，
請
﹁
入
雲
龍
﹂

休
要
見
怪
，
若
非
如
此
，
公
孫
勝
便
不
會
出
見
。

話
雖
如
此
，
觀
之
梁
山
泊
的
所
謂
﹁
義
士
﹂，
為

達
到
目

的
，
多
不
擇
手
段
，
前
有
為
拉
攏
﹁
美
髯
公
﹂
朱
仝
上
山
，

殺
死
無
辜
的
小
衙
內
，
今
之
要
迫
公
孫
勝
現
身
，
毀
宅
之

餘
，
更
恫
嚇
公
孫
婆
婆
，
若
真
個
嚇
死
公
孫
婆
婆
，
如
何
收

科
？公

孫
勝
不
見
還
須
見
，
乃
邀
戴
宗
、
李
逵
二
人
到
淨
室
坐

下
，
相
詢
何
以
如
斯
路
途
遙
遠
，
到
薊
州
來
找
自
己
？

戴
宗
說
出
：
﹁
小
旋
風
﹂
柴
進
被
高
唐
州
知
府
高
廉
污
衊

收
監
，
宋
江
率
眾
好
漢
前
往
營
救
，
惟
是
一
再
敗
於
高
廉
的

法
術
，
﹁
宋
公
明
哥
哥
在
高
唐
州
界
上
度
日
如
年
，
請
哥
哥

便
可
行
程
，
以
見
始
終
成
全
大
義
之
美
。
﹂

早
前
，
公
孫
勝
之
所
以
幫
助
﹁
托
塔
天
王
﹂
晁
蓋
，
因
為

﹁
生
辰
綱
﹂
一
役
有
交
情
，
與
宋
江
無
關
。
今
功
成
身
退
返
二

仙
山
，
一
則
奉
養
老
母
，
二
則
跟
羅
真
人
修
道
，
不
再
涉
足

江
湖
。

戴
宗
死
纏
不
放
，
一
再
請
求
公
孫
勝
前
往
相
助
，
並
說
如

無
﹁
入
雲
龍
﹂
法
術
克
制
高
廉
，
則
宋
江
必
被
高
廉
所
擒
，

﹁
山
寨
大
義
，
從
此
休
矣
！
﹂

公
孫
勝
推
搪
不
過
，
明
知
羅
真
人
不
許
干
預
世
事
，
遂
借

羅
真
人
﹁
過
橋
﹂，
表
示
要
問
過
羅
真
人
，
﹁
若
肯
容
許
，
便

一
同
去
。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八
○
︶

不擇手段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每
年
春
暖
花
開
之
二
月
底
的
星
期

日
，
便
是
台
灣
台
北
市
定
名
為
﹁
牛

肉
麵
節
﹂
的
一
天
。
中
國
南
北
什
麼

節
日
都
有
，
連
牛
肉
麵
都
有
個
﹁
節
﹂

則
是
這
十
年
八
載
才
有
的
事
。

在
此
先
說
台
灣
馳
名
中
華
的
兩
樣
名
點

之
來
歷
。
台
灣
有
牛
肉
麵
和
小
籠
包
這
兩

樣
東
西
，
是
這
半
世
紀
以
來
揚
名
大
中
華

的
東
西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國
民
黨
偏
安
在

寶
島
台
灣
之
前
，
台
灣
南
北
居
住
的
以
閩

省
福
建
移
民
為
主
，
閩
人
以
海
產
和
鵝
鴨

為
主
食
。
四
九
年
後
大
量
中
國
北
方
各
省

人
隨
國
民
黨
軍
隊
撤
退
到
台
灣
，
更
有
不

少
北
方
軍
人
退
役
後
連
家
小
也
移
居
台

灣
，
把
北
方
各
種
飲
食
習
慣
也
帶
來
了
這

小
島
。
半
世
紀
之
演
進
，
以
粥
米
為
主
食

之
台
灣
變
成
吃
麵
和
吃
飯
各
佔
一
半
，
原

本
中
國
江
南
也
少
人
嗜
吃
的
牛
肉
麵
，
台

北
愈
來
愈
多
人
挑

或
開
攤
檔
小
店
販

賣
，
延
展
至
五
六
十
年
代
牛
肉
麵
就
如
廣
州
雲
吞
麵

一
樣
成
為
代
表
性
的
流
行
美
食
。
流
行
的
東
西
就
多

人
經
營
，
一
個
台
北
市
有
近
千
家
牛
肉
麵
店
，
各
有

特
色
，
近
歲
港
澳
大
陸
遊
台
灣
的
人
多
，
都
要
去
一

嚐
台
灣
牛
肉
麵
，
於
是
弄
到
如
今
出
了
一
個
﹁
牛
肉

麵
節
﹂。

牛
肉
麵
原
身
出
自
拉
麵
，
而
中
國
北
方
有
語
云

﹁
天
下
拉
麵
出
自
蘭
州
，
蘭
州
拉
麵
出
自
老
馬
﹂。
因

蘭
州
在
西
北
，
該
地
滿
族
和
回
族
人
較
多
，
回
人
不

吃
豬
肉
，
習
慣
了
放
牛
肉
煮
麵
，
清
末
時
有
蘭
州
馬

家
人
到
北
京
開
麵
店
︵
姓
馬
的
根
本
就
是
回
人
姓

﹁
模
罕
默
德
﹂
之
﹁
模
﹂
音
，
北
京
人
誤
讀
為
姓

馬
︶。
在
北
京
做
開
了
，
有
人
學
會
就
跑
到
南
京
照

開
，
稱
為
﹁
南
京
牛
肉
麵
﹂。
這
做
法
初
期
香
港
和
台

灣
都
有
人
稱
之
為
﹁
南
京
牛
肉
麵
﹂，
後
來
台
灣
成
行

成
市
，
變
了
台
灣
牛
肉
麵
為
一
大
特
色
，
其
實
說
起

來
是
中
華
南
北
原
屬
一
家
人
也
，
正
如
台
灣
鼎
泰
豐

小
籠
包
名
聞
全
國
，
根
本
連
此
號
主
人
家
也
說
他
們

學
自
江
蘇
省
家
鄉
之
南
翔
小
籠
包
，
現
在
青
出
於

藍
，
鼎
泰
豐
比
南
翔
更
有
名
了
。

今
年
台
北
的
﹁
牛
肉
麵
節
﹂
活
動
宣
展
到
香
港
，

台
灣
台
北
老
王
、
老
董
家
、
永
康
街
公
園
牛
肉
麵
等

多
家
名
店
齊
集
香
港
各
大
商
場
百
貨
店
推
廣
，
熱
熱

鬧
鬧
。
而
近
年
香
港
又
大
流
行
日
本
拉
麵
、
分
什
麼

九
州
拉
麵
、
札
幌
拉
麵
、
北
海
道
拉
麵
等
等
，
什
麼

豬
骨
湯
底
、
豉
油
湯
底
、
牛
肉
湯
底
等
等
。
這
些
日

本
拉
麵
和
牛
肉
麵
店
比
廣
東
原
產
的
雲
吞
麵
店
開
得

更
多
，
其
實
日
本
拉
麵
也
源
自
中
國
，
然
而
早
已
喧

賓
奪
主
了
。

喧賓奪主
阿　杜

杜亦
有道

如
果
說
中
國
人
多
數
是
塊
四
方
木

頭
，
既
沒
有
幽
默
感
、
也
不
浪
漫
，
有

人
願
意
挺
身
反
駁
嗎
？

就
算
我
們
這
一
代
，
都
沒
有
欣
賞
過

經
典
的
愛
情
浪
漫
電
影
，
來
來
去
去
，

︽
梁
山
伯
與
祝
英
台
︾
、
︽
薛
丁
山
與
樊
梨

花
︾、
︽
西
廂
記
︾，
謝
賢
、
嘉
玲
、
南
紅
、

陳
寶
珠
、
蕭
芳
芳
，
演
過
不
少
愛
情
片
了
，

可
是
，
沒
有
幾
個
記
得
的
影
片
名
字
，
直
至

二
十
世
紀
末
，
才
出
了
︽
秋
天
的
童
話
︾、

︽
花
樣
年
華
︾。

數
西
方
電
影
，
過
去
大
半
個
世
紀
，
每
年

都
至
少
有
三
幾
部
代
表
作
，
要
評
選
一
百
部

經
典
，
也
大
傷
腦
筋
。

早
期
的
︽
亂
世
佳
人
︾、
︽
魂
斷
藍
橋
︾、

︽
北
非
諜
影
︾
、
︽
戰
地
鐘
聲
︾
、
︽
雪
山

盟
︾、
︽
金
枝
玉
葉
︾，
到
近
期
一
點
的
︽
90

男
歡
女
愛
︾、
︽
寫
我
深
情
︾、
︽
緣
份
的
天

空
︾、
︽
網
上
情
緣
︾
等
等
，
有
輕
鬆
小
品
、

有
哀
怨
纏
綿
，
其
浪
漫
感
人
則
一
致
，
不
少

對
白
刻
骨
銘
心
，
用
英
文
寫
情
信
的
男
女
，

時
不
時
做
文
抄
公
引
述
幾
句
。

近
日
在
網
上
看
了
二
○
○
四
年
製
作
的
法
國
電
影

︽
日
落
巴
黎
︾，
是
頗
為
獨
特
的
一
部
。
如
果
說
，
︽
90

男
歡
女
愛
︾
代
表
了
八
、
九
十
年
代
中
年
男
女
的
愛
情

遭
遇
，
︽
日
落
巴
黎
︾
則
說
出
了
二
千
年
代
青
年
男
女

的
愛
情
觀
。

這
部
電
影
其
中
一
個
獨
特
處
，
由
開
首
後
五
分
鐘
到

結
尾
，
主
要
是
男
女
主
角
在
唸
對
白
，
輕
描
淡
寫
道
出

了
情
感
交
叉
失
落
的
空
虛
寂
寞
與
無
奈
。

年
方
三
十
二
的
劇
中
女
角
，
清
秀
的
臉
容
，
襯
托
滄

桑
的
眼
神
，
明
明
是
嚐
盡
愛
情
苦
杯
，
嘴
邊
卻
時
常
掛

性
愛
房
事
。

她
說
，
每
個
她
喜
愛
而
他
們
也
喜
愛
她
的
前
度
男

友
，
分
手
後
，
都
和
別
人
結
了
婚
，
而
且
，
都
感
謝
她

開
導
了
他
們
如
何
去
愛
。
似
乎
，
這
是
二
千
年
很
多
獨

立
女
性
的
寫
照
。

浪漫的日落巴黎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日
前
觀
看
杜
拜
女
子
網

球
賽
時
，
準
決
賽
由
珍
高

域
對
蘭
華
絲
卡
，
在
世
界

排
名
曾
經
列
第
一
的
珍
高

域
，
現
時
被
電
視
台
叫
作

贊
高
域
。
珍
高
域
也
好
，
贊
高

域
也
罷
，
只
是
譯
音
差
一
點
而

已
，
不
致
被
誤
會
成
兩
個
不
同

的
人
。
但
是
，
如
果
說
蘭
華
絲

卡
和
華
倫
絲
卡
時
，
一
定
會
認

為
是
兩
個
不
同
球
星
吧
？
因
為

蘭
華
和
華
倫
發
音
完
全
不
同
。

在
這
場
現
場
轉
播
裡
，
我
是

第
一
盤
第
七
局
才
開
台
看
的
，

看

和
聽

評
述
，
忽
然
覺
得

怎
麼
把
蘭
華
絲
卡
說
成
是
華
倫
絲
卡

呢
？
，
也
許
是
華
倫
比
較
順
口
吧
，
但
球

員
的
名
字
英
文
明
明
是R

adw
anska

，
不

管
怎
樣
也
譯
不
出
華
倫
的
音
來
吧
？

我
想
這
就
是
習
慣
造
成
的
錯
誤
，
順
口

的
華
倫
，
就
習
慣
性
地
脫
口
而
出
，
從
未

想
到
正
確
的
是
蘭
華
的
不
順
口
，
自
己
更

不
會
發
現
錯
誤
，
於
是
就
在
慣
性
下
，
一

錯
再
錯
而
錯
到
底
了
。
翌
日
再
看
她
爭
冠

軍
時
，
依
然
是
錯
誤
的
。

我
在
學
校
改
學
生
的
新
聞
稿
時
，
時
常

對
學
生
表
示
，
要
注
意
常
犯
的
習
慣
性
錯

誤
，
要
養
成
正
確
寫
法
的
習
慣
。
比
如

說
，
現
在
報
紙
的
訊
頭
日
期
都
用
阿
拉
伯

數
字
，
便
要
求
學
生
都
用
阿
拉
伯
數
字
，

但
儘
管
每
星
期
都
提
醒
一
次
，
到
學
期
末

時
，
還
是
有
幾
個
學
生
還
在
使
用
中
國
數

字
。又

如
學
生
喜
歡
在
報
道
時
用
﹁
他

稱
﹂、
﹁
他
指
﹂、
﹁
他
謂
﹂
來
寫
某
人
的

說
話
，
我
就
問
學
生
，
在
新
聞
廣
播
中
聽

過
播
報
員
說
﹁
他
稱
﹂
、
﹁
他
謂
﹂
和

﹁
他
指
﹂
嗎
？
還
特
別
告
誡
他
們
不
要
養

成
習
慣
而
不
能
自
拔
，
要
改
用
他
說
或
他

指
出
。
但
是
一
學
期
下
來
，
習
慣
他
稱
、

他
謂
和
他
指
的
，
還
是
陋
習
難
改
，
奈

何
？！ 習 慣

興　國

隨想
國

今
天
是
﹁
三
．
八
﹂，
是
女
人
的
生
日
，
談

點
女
人
的
話
題
。
周
前
閱
本
報
得
悉
，
前
超

模
克
里
絲
蒂
︵C

hristy
T
urlington

︶
親
自
執

導
了
一
部
有
關
孕
婦
死
亡
的
紀
錄
片
︽
女
人

別
流
淚
︾︵N

o
W
om
an,

N
o
C
ry

︶，
並
有
機

會
於
月
底
在
本
港
幾
家
收
費
電
視
台
播
出
，
值
得

推
薦
。

原
來
她
幾
年
前
分
娩
時
大
出
血
，
差
點
死
亡
，

幸
得
醫
護
人
員
及
時
救
護
而
撿
回
性
命
，
於
是
她

感
同
身
受
地
關
注
女
性
分
娩
的
危
險
，
拍
攝
了
坦

桑
尼
亞
偏
遠
原
住
民
部
落
、
孟
加
拉
貧
民
窟
、
危

地
馬
拉
及
美
國
的
四
位
孕
婦
在
分
娩
時
發
生
意
外

的
狀
況
，
旨
在
提
高
女
性
愛
護
自
己
身
體
的
意

識
。
這
跟
我
月
前
介
紹
伊
芙
琳
．
蘭
黛
因
為
患
乳

癌
而
發
起
保
護
乳
房
的
粉
紅
絲
帶
運
動
的
義
舉
相

似
。克

里
絲
蒂
是
八
十
年
代
末
崛
起
的
超
級
名
模
群

中
最
具
知
性
的
，
不
但
形
象
知
性
，
心
靈
也
很
知
性
。
這
位

被
紐
約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形
容
為
﹁
世
紀
面
孔
﹂
的
超
模
，
九

十
年
代
中
告
別
天
橋
後
就
進
入
紐
約
大
學
修
讀
東
方
哲
學
和

比
較
宗
教
，
並
以
甲
等
成
績
畢
業
，
三
年
前
更
到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修
讀
公
共
衛
生
碩
士
課
程
。

不
但
知
性
，
也
具
靈
性
。
她
積
極
修
煉
瑜
伽
，
推
出
瑜
伽

服
裝
品
牌
，
更
親
自
示
範
這
項
輕
運
動
，
儼
然
如
東
方
瑜
伽

的
西
方
代
言
人
，
更
一
度
成
為
︽
時
代
︾
的
封
面
人
物
。

其
實
，
不
僅
是
她
，
同
年
代
不
少
超
模
在
事
業
轉
型
後
也

擅
用
本
身
的
知
名
度
促
進
公
益
事
業
，
幫
助
有
需
要
的
人
。

像
琳
達
︵L

inda
E
vangelista

︶
和
仙
蒂
︵C

indy
C
raw

ford

︶

也
一
樣
因
為
家
人
生
病
而
積
極
投
入
關
注
乳
癌
和
白
血
病
的

慈
善
活
動
。

而
黑
珍
珠
娜
奧
美
︵N

aom
i
C
am
pbell

︶
則
不
忘
﹁
黑
色

本
根
﹂，
經
常
捐
助
非
洲
國
家
，
也
因
此
跟
前
南
非
總
統
曼
德

拉
結
緣
。
在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洪
災
和
海
地
地
震
發
生
後
，
她

發
起Fashion

for
R
elief

跨
國
籌
款
活
動
，
成
為
一
時
佳
話
。

娜
奧
美
、
琳
達
和
克
里
絲
蒂
在
九
十
年
代
初
是
著
名
的

﹁
超
模
鐵
三
角
﹂，
琳
達
更
以
出
口
﹁
沒
有
一
萬
美
元
一
天
就

別
叫
我
起
床
﹂
而
備
受
輿
論
批
評
。
幸
好
，
﹁
天
橋
驕
／
嬌

女
﹂
們
很
快
回
歸
基
本
，
更
懂
得
回
餽
社
會
。

不
知
今
日
成
為
天
橋
寵
兒
的
中
國
超
模
可
從
中
得
到
啟

發
？
不
一
定
要
到
其
他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
就
在
十
三
億
的
本

國
偏
遠
地
區
，
仍
然
有
無
數
雙
渴
望
關
愛
的
眼
睛
。

超模和公益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新春伊始的一天，我接到一個未接電話的留
言，是鎮上的熟人甄妮打來的，請我聽到留言後
跟她聯絡。
我回了電話，一番交談，才知原來她是受人之

託，找我幫助一位搬來本鎮不久的中國女人。
「前些天我聽朋友史密斯夫婦聊起他們的兒子

約瑟夫的中國新媳婦，說她基本不會英語，約瑟
夫每天出去工作時她就待在家裡，不敢獨自出
門，非常寂寞想家。不知你可否願意去看看她，
幫幫她？」甄妮說。
我自然表示當仁不讓，當晚就撥通了這位叫王

雪英的同胞家的電話。她的英國老公一聽我想跟
雪英說話，忙不迭連聲說「當然！當然可以」，急
忙叫來了王雪英。
剛一聽我用中文自我介紹，王雪英就在電話裡

頭興奮地叫起來：「哎呀，接到你的電話實在太
好了。你不知道，我來英國半年多，簡直給悶壞
了！⋯⋯」
我們在電話裡聊了一會，約定星期天去她家看

她。
二月初的英格蘭還是隆冬季節，天寒地凍，我

來到王雪英家的公寓樓前，正要打手機叫她出來
接，就見馬路對面一個苗條時尚的中國女人揮
手，一邊操 東北口音叫我，一邊在冰凍的雪地
上趔趔趄趄跑過來。她喜笑顏開地跑到我跟前，
簡直像個小孩子見到久別的親人，一把拉住我的
手，領我走進她家。
這是一棟兩層小樓裡的一套公寓房。狹窄的樓

梯和過道，進門後王雪英就拉 我參觀她的住房
—一間十來平米的主臥室，一間約6平米的小房
間和十來平米的客廳，加上廚房和浴室估摸總共
不足40平米。她把我讓進主臥室，請我在床沿坐
下。我環視臥室，一張普通雙人床，緊挨一張電
腦桌，牆上的壁櫥開 ，看得見裡面的雜物，就
這些，佔滿了整個空間。
這時，男主人約瑟夫—一個相貌清俊的中年

英國人從客廳過來
跟我打招呼，寒暄
了幾句就回客廳去
了。王雪英坐在電

腦桌前，我坐在床邊，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打
開了話匣子，開始了促膝談心。她看來是個典型
的東北女人，熱情爽快，竹筒倒豆子般說起了她
的經歷。
王雪英告訴我，她今年48歲，原是吉林長春市一

家企業的下崗職工。十幾年前，丈夫不務正業，
賭博逍遙，她被迫離了婚，獨自撫養女兒，日子
過得艱辛苦澀。2009年，她通過婚介所介紹碰到了
專程去中國尋找伴侶的建築工程師約瑟夫，自此
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
她學歷不高，對英語一竅不通，只能靠一個口

譯器，連比劃帶表情與約瑟夫進行交流，不想約
瑟夫對她一見鍾情，表示非她不娶。她也對這個
洋帥叔很滿意。她說，遇見約瑟夫後，她平生才
第一次嘗到被男人疼愛的滋味。她了解約瑟夫曾
離過兩次婚，既無房產也無存款，但是他有一份
不錯的工作，年薪合40多萬人民幣，雖不是大富大
貴，相信也足夠讓她在英國過上舒適和幸福的生
活了。兩人很快就辦理了結婚登記，舉行了婚
禮。她想像 和丈夫在英國的美好生活，開心得
簡直飄飄欲仙。
在拿到了赴英探親兩年期簽證後，她滿心幸福

地跟丈夫來到他們的新家—一個離倫敦一小時
車程的小鎮。當她看到孤零零的火車站旁邊這個
小公寓時，她的心涼了一截：「這可是個貨真價
實的蝸居啊」，她心中暗想：「還不及我在長春的
舊房子面積大哩！」
令她難以置信的是，英國這麼一個小鎮蝸居，

每月的租金卻要7百多英鎊，合人民幣近8千元！約
瑟夫每月3千英鎊的收入稅後只剩下2千掛零，付完
房租和其它賬單後就只剩下1千來鎊，留出每年兩
人回國探親以及給國內女兒的生活費，夫妻二人
吃穿用都得十分節省，否則就有超支的危險。這
樣的條件似乎並不比她在家下崗的情況好多少。
若不是約瑟夫的人品性格好，對她百般疼愛，她
真的會後悔了。

由於她的英語太差，在這個幾乎看不到華人的
小鎮很難找到工作。約瑟夫每天工作，早出晚
歸，沒有約瑟夫做陪伴和翻譯，她獨自不敢出
門，只能整天呆在家裡。
約瑟夫給她買了手提電腦讓她排遣一些寂寞，

也希望她自學英語，盡快適應這裡的生活。可是
她不愛讀書，何況也不算年輕了，拿起那本英語
口語就心生厭倦。勉強讀背一些單詞短句，轉眼
就忘得乾乾淨淨，所以大多是在網上QQ和朋友聊
天，看電視玩遊戲打發時光。倒是約瑟夫，每天
晚上睡覺前都會纏 她，要她教他中文拼音，進
步還比較快。
她說，隨 時間推移，初來英國的新鮮感漸漸

消失，她的情緒變得越來越低落了。每天，當約
瑟夫出門上班後，她就感覺自己成了一隻與世隔
絕的孤鳥，時間變得格外慢。她開始懷念在家鄉
的生活，更想念留在國內的女兒和母親。尤其是
想到與相依為命多年的女兒天各一方，她就止不
住淚水漣漣。
「那你今後有何打算呢？」我默默聽她說 這

一切，看 她眼裡的淚水，終於這麼問她。
「我的打算就是等我的約瑟夫退休，帶他一同

回長春共度晚年。約瑟夫今年58歲，他63歲就可以
退休了。」她強笑道。
「那你還得等5年哦。」想到她在如何地熬日

子，我不禁為她犯愁了。
她說：「是啊，想起來就頭疼！」說 揮揮

手：「過一天是一天吧。約瑟夫說他在想辦法幫
我找工作。有事做就好了。」
「你說得對，盡快找個事做，能掙錢，也好打

發時間。」我口裡說 ，心裡卻疑慮，如今英國
經濟蕭條失業驟增，容易找到工作麼？
「不管怎樣，你一定要趕緊學英語。最好去參

加英語班，那樣更有壓力和動力。」我對她說：
「我會來看你，帶你去參加鎮裡英國人的聚會活
動，幫你增強英語交際能力。」
她笑 拍手說：「那就太好了。英國人有些什

麼好玩的？」
「一般是大家一起喝下午茶，聊天，還有家庭

花園聚會，聽音樂，燒篝火，跳舞，晚上去酒

吧，喝酒，聊天，還有免費電影什麼的。也有一
起做慈善活動的。」
她顯得有點失望：「那有什麼好玩的？有中國

那樣玩的地方麼？」
我過了一小會才明白她指的是什麼，搖頭說：

「這裡沒有打麻將打撲克的。」她聽了，臉上露出
一抹寂寥無趣的神色。
我起身告辭時，王雪英對 客廳喊她的先生：

「寶貝，林要走了。」約瑟夫聞聲出來和我告別。
他一直待在客廳裡，大概是不想攪合進我們的
「純中文交流」吧。

「你的妻子很可愛，很漂亮，你要好好照顧她
哦。」我真心地用英文對他說。
他充滿愛意地摟過雪英，驕傲地對我說：「當

然，雪英是最好的女孩，我很愛很愛她。」他頓
了頓，臉上忽然露出一絲憂愁，對我說：「你知
道嗎，最新的消息，明年5月，雪英必須去參加一
場英語考試。如果她通不過，就拿不到延簽。她
就得回中國去。我告訴她這件事，可她聽不明
白。」
「唉呀，那我幫你告訴她吧。」我立即把約瑟

夫的話譯給雪英，說：「你不能再耽誤時間了，
一定要抓緊學好英語才行哦。」
「我早知道入英國籍要考英語，我不入籍就罷

了。還要考什麼喲？」雪英皺眉撅嘴道。
我告訴她：「你先生剛才說，現在連延簽都要

考英語了。你要不學英語，通不過明年5月的考
試，就拿不到延簽，就要自己回國了。」
雪英頓時像霜打的茄子，整個人變得無精打

采。忽然，她神經質地蹦起來：「我討厭英語，
我不學，我就是不學！」
約瑟夫好像聽懂了雪英在叫什麼，他苦笑了一

下，對我做了個滑稽的鬼臉說：「她要是通不過
英語考試，我只好丟掉我的工作，跟她去中國
囉。」
我無言以對，只能笑笑，告辭離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索 一個問題：王雪英遠涉

重洋遠嫁海外，究竟是失還是得？她和約瑟夫的
愛情是否會有一個幸福美滿的結局？
我暫時找不出答案。

茫茫重洋遠嫁路


